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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拟出版传播的符号转向 *

◎ 万安伦 刘浩冰

摘要：人类出版在载体、技术方面的发展和转向，学界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出版符号方面的变化和转向，学

界却鲜有涉猎。本文聚焦虚拟出版传播在符号方面出现的重大范式转向，包括出版符号类型由文字出版符号往非文字出

版符号转向，出版符号内涵由精英话语体系往草根话语体系转向，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由“并合一体”往“瞬合

长离”转向。这些转向有值得欣喜的积极意义，也有值得忧虑的消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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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丰富的社会化符号系统以“视觉与听

觉为基础”[1]。听觉符号以时间为主要结构力量，以口头

语言、音乐等为主要形式；视觉符号则以空间结构力量

为主，绘画、文字等是主要形式。而基础的语言和文字

符号在社会交流交往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出版的出现完

成了时间性语言的空间性重现和流动性思维的符号性固

化。换言之，达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初步结合，即实现从

听觉符号到视觉符号的转变。听觉符号与视觉符号的关

系突出表现为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关系，由此推

动符号学的产生与发展。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谈及

声音符号与心灵、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到后来斯多葛

学派对符号学本身进行探究，接续而下的莱布尼茨阐释

的符号逻辑学的科学化趋向，及至索绪尔成为语言学和

符号学的集大成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出版符号的

研究。人类在初级的硬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以图画和

象形文字符号为主；在中级的软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

以抽象的表音和表意文字符号为主；发展到高级的虚拟

出版时代，随着出版载体与出版技术的快速进步，出版

符号开始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向。

一、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出版符号

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

人类的出版符号主要分为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

版符号两大类。文字出版符号是指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

各地区探索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系统，无论是象

形的、表意的、表音的，还是综合的，这些文字符号系

统曾经或正在被“刻”“铸”“抄”“印”和“录”“显”。

非文字出版符号则主要包括图画出版符号，听觉出版符

号（音乐、有声书等），嗅觉出版符号（带气味的出版

物等），触觉出版符号（盲文、触摸读物等），科学出

版符号（数物化公式、脑电图谱等），多感官混合出版

符号（VR、AR、MR 等）。

人类从硬质出版时代迈向软质出版时代，[2] 出版符

号从以具象思维为主的图画符号和象形文字符号开始

转向以抽象思维为主的、或表音或表意或综合性的文

字符号。这些表音、表意、综合性的文字符号系统不

但高度抽象，而且代号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决定了

对这些文字符号的学习和掌握的难度极高，不经过长

期艰苦的系统专业训练是难以熟练掌握和自如运用的，

因此社会分工中逐渐分离出职业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专

门从事文字符号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如今，人类出版

开始从软质出版时代迈向虚拟出版时代，出版载体以

声、光、电、磁、芯片等虚拟或半虚拟物质为介质特

点 和 载 体 表 征。 [3] 在 新 型“ 录”“ 显” 技 术 推 动 下，

虚拟出版符号开始出现以声音、影像等非文字符号为

大宗，有声书、短视频、直播等新型出版传播形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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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未艾，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出版符号朝非文字出版符

号的转向趋势凸显。出版形态呈现全息化、多媒介、融

合性及场景化特征，与之伴随的是人的各种感官也开始

全面参与到出版阅读之中。

1. 出版载体虚拟化为出版符号的非文字转向奠定技

术基础并创造容量条件

人类虚拟出版是出版技术推动下的革命性变革。纵

观人类出版的发展历程，历经硬质出版阶段的岩画壁画

出版、玉器石器出版、龟甲兽骨出版、铜彝铁券出版、

泥板陶体出版、竹简木牍出版、梁柱石碑出版、贝叶出版、

莎草纸出版等，出版技术以“铸”“刻”为代表，出版

符号多以图画符号和象形符号为表征；进入软质出版阶

段后，历经缣帛出版、皮纸出版，逐渐发展为以中国发

明的植物纤维纸为全球软质出版的载体大宗，出版技术

则以“抄”“印”为典型手段，出版符号开始从具象走

向抽象，并逐渐形成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

闪含语系、德拉维达语系、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以

及其他语系等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这些文字出版符号均

以抽象性、系统性及符号化为主要表征；直至近代声光

电磁的发现发明，人类的出版载体呈现虚拟、半虚拟的

革命性变革，从最初的唱片、留声机推进到更为先进的

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出版，以“录”“显”作为主要

技术手段，出版逐步跳脱纸面外。随后以计算机技术和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标志，虚拟出版进入“发展期”。

而今，网络技术和芯片技术高歌猛进，虚拟出版进入“当

下期”，3R（VR/AR/MR）、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存储、区块链、物联网等出版技术日新月异，虚拟出

版符号也在疾步演进。

出版符号从硬质出版的“少量”，到软质出版的“大

量”，再到虚拟出版的“海量”，体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加

速度”特征。图画符号和象形文字由于描画不易，加之

硬质出版载体刻铸困难，硬质出版符号表现出“少量性”

特点，《道德经》五千言已经算得上是大部头作品了。

随着绢帛、皮纸、植物纤物纸、塑料薄膜等软质出版载

体行世，出版技术从“抄”到“印”，出版符号开始走

向“多量性”，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作品司空见惯，

但这与虚拟出版网络小说动辄上千万字相比则有小巫与

大巫之别，更不用说与影像出版占据的巨量存储空间相

比。虚拟出版的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均出现

“海量化”特征。在硬质出版中后期及整个软质出版时代，

人类出版符号大宗是文字出版符号，人类对文字出版符

号的视觉感知和反应认知是出版阅读的主要方式。伴随

出版载体“由硬到软、由大到小、由宏到微”的演变过程，

其出版符号也“由承载很小的信息量到承载海量信息量”

转变。[4] 虚拟出版阶段，出版载体愈发微小轻便，出版

容量则呈现“海量”甚至“无量”特征，这为出版符号

的非文字转向奠定技术基础并创造容纳条件。

2. 非文字出版符号中声音、影像出版符号蔚为大观，

出版场景化、全息化、融合性趋向明显

人类虚拟出版，最初是以声音出版符号开启。19 世

纪中叶，人类最早实现了对虚无缥缈的声音的捕捉和留

存，而后发明留声机、唱片、磁带、录音机等，人类对

声音符号的出版传播变得广泛普及。屏幕的出现是人类

影像出版的巨大进步。从录音技术到录像技术，音像出

版曾经风行一时。进入新世纪，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又

为音频出版和视频出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有声书、抖音、

短视频、网络直播蔚为大观。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

从 3G 到 4G 再到 5G，万物互联，智能出版，单纯的文

字出版符号已然不能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和心理需求，

声音和影像出版符号成为潮流和趋势。

场景化、全息化、融合性是虚拟出版符号的发展趋

向。在虚拟出版早期阶段，从最初的声音出版符号发展

到影像出版符号，多种虚拟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瞬合

长离”[5]，在数字出版、移动出版、智能出版等技术加

持下，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嗅觉多感官参与出版和阅

读。有声书大卖、短视频风行、网络直播兴盛、虚拟现

实潮涌，人类出版迈向场景化、全息化及融合性发展的

新时代。

3. 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转向非文字，促使人类阅读

的感官解放

首先，由单一感官的阅读感知转向多种感官的阅读

感知是人类阅读体认的发展进步。人类最早是单一的“口

[4] 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21.

[5] 万安伦，刘浩冰. 论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逻辑和实践路径[J].出版广角，20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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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耳受”的原始声音传播模式，后来发展到对较为抽象的

文字符号的阅读阶段，但仍是单一的感官参与，只不过是

从听觉转移到视觉，这也是硬质出版阶段和软质出版阶段

人类阅读的基本形态。进入虚拟出版阶段以后，人类的阅

读就从单一视觉感知转向了语音、影像、触觉等的多维知

觉感知。如今，对于信息知识的保存、记录以及传播的手

段多样复杂，除却听觉之于声音、视觉之于影像外，嗅觉

之于气味、触觉之于感受都交互涵括其中。[6] 电脑、网络

出现是人类出版符号系统的“突变性变革”[7]，手机移动

出版盛行当下，语音识别、指纹识别、图像识别、人脸

识别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强与出版符号之间的多知觉感

官互动。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提升，“听

书”“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层出不穷，全面实

现了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

其次，由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适应了

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趋势。在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

人类主要以视觉阅读图画和文字等出版符号为主。虚拟

出版阶段，人类对声音、影像等非文字出版符号的“感

知系统”逐步被唤醒和开启，对于出版符号的认识感知

逐渐转向以非文字符号为大宗。人们既可以通过听觉来

接受声音出版符号，以拓展视觉阅读对文图出版符号的

单项接收，也可以通过眼耳同时参与对影像出版符号的

阅读和接受，快速感知音像综合的出版信息知识。在“信

息过载”和日渐盛行“读屏模式”的当下，人们的视觉

疲劳现象已然凸显，通过“听书”，不但能实现对听觉

出版的接受感知，而且能解放双手、双眼，“知书”和

“劳作”两不误，“喜马拉雅听书”“懒人听书”“凯

叔讲故事”等听书 APP 惊艳行世，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

典范实践。人类对“阅读”行为的便捷追求是天性使然，

由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正是适应了人类阅

读的感官解放之趋势。

二、出版符号内涵从精英话语体系

转向草根话语体系

在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阶段，文字出版符号在

构建精英话语体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虚拟出

版时代，草根话语体系在虚拟出版符号的传播中开始对

精英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出版符号内涵开始从精英话语

体系转向草根话语体系。

1. 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时代文字出版符号内涵的精

英话语体系建构

5800 年前，两河流域创制出人类最古老的文字符号

系统，人们把这种一头大一头小像楔子一样的文字符号

称为楔形文字，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符号刻在特制的泥

板上，并采用特殊的编码方式或者后一块泥板的第一行

重复前一块泥板的最后一行等方式，构成具有逻辑文意

的前后书页，最终形成泥板书。中国成熟系统的文字符

号是距今 3300—3500 年左右的殷商甲骨文，其发明有“仓

颉造字说”“结绳记事说”“刻符图画说”等纷纭不一。

古今中外的文字符号大多是由精英知识分子在群众集体

智慧基础上发明创制的。人类发明文字符号，并将其进

行出版传播，是人类历史的大事件。从此，人类知识信

息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开始走向符号化、抽象化和精

准化。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加速发展期。这些指向明晰、

表意精准的文字符号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代称性特征，

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专业训练才能习得并熟练掌握，因

此社会上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或称知识分子的人方能准确

运用文字符号从事知识生产和文化交流，因此，在以文

字符号为大宗的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出版传播表现出

明显的精英话语体系特征。行政人员、学者、作家、编辑、

教师等是这一话语体系的代表性人物。

出版传播作为一种媒介复制行为，对人类知识信息

具有“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

关”“传播”“传承”功能，[8] 在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

该功能主要由精英知识分子担负。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

也一直依靠出版传播掌控着社会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

出版管理逐渐流程化和制度化。在我国，“选题审批”“书

号管理”“三审三校”“质量检测”“出版追惩”等一

系列制度，实现了对出版符号所构建的出版内容从意蕴

到形式的“把关”，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二为”

[6] 万安伦，王剑飞.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J].河北大学学报，2019（1）：147.

[7] 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67-68.

[8] 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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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9] 也走在人类出版符号的精

英话语体系之路上。

2. 虚拟出版时代精英式的文字出版符号遭受草根式

非文字出版符号冲击

但这一数千年来坚定稳固的出版传播精英话语体系，

在虚拟出版时代开始受到无情挑战和重大冲击。长期担

负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主角的精英知识分子出现边缘化

趋势，“草根”“网红”开始走向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

和舞台中央。

传统观念认为出版是通过“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复

制传播，[10] 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是主要出版机构，图

书、报纸、杂志是出版物的主要形态。当传统的软质出

版载体跃进为虚拟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也更新迭代，计

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音频技术、视频技术等协同发

展，虚拟出版技术则集中表现为“录”和“显”的技术。

出版符号则从精英性的文字出版符号转为易于为草根民

众所掌握的音频、视频等非文字出版符号。由于运用非

文字出版符号不像运用文字出版符号（创作文章和办报

办刊办社）那样需要极高的文化修养，因而出现“人人

都是写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虚拟出版新景观。人

人都能通过自媒体和自出版发表以“说话”和“出镜”

为主要形式的虚拟出版符号，人人因此成为知识和信息

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扁平化”的网络虚拟出版一时成

为草根民众的狂欢之地，并对传统出版的精英话语系统

形成巨大冲击甚至无情解构。在话语体系的传达方式上，

传统出版是“自上而下”的，而虚拟出版则是“自下而上”

的，草根民众不但能自由发表观点，而且往往能形成舆情，

影响社会进程。

新信息社会将使“所有的行为者都受益”[11]。虚拟

出版符号的传播在打破原有精英话语体系，势必需要构

建出版符号的新秩序和出版内容的新话语体系。其“自

由开放”“去中心化”“以用户为中心”之特性，使草

根阶层获得更多机遇之门，同时也营造一个更为公平公

正的社会。但当“网民喜欢和自发使用的互联网”压过

了专家和国家强制标准下的互联网，[12] 其使用的出版符

号内涵出现严重的草根转向，却是值得重视也是值得警

惕的出版传播新现象。

三、出版符号与载体之关系

从“并合一体”转向“瞬合长离”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从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

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转向虚拟出版时代的“瞬合

长离”。在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人

类的阅读场景发生根本性转变，出版内容的存储方式也

出现单体物理存储向公共云端存储的转变。

1. 出版符号与载体从“并合一体”转向“瞬合长离”

是出版技术逻辑的必然

出版技术是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结合、分离的关键

性要素。硬质出版时代的主要出版技术是“刻”和“铸”，

软质出版时代的主要出版技术是“抄”和“印”。无论

是“刻”“铸”，还是“抄”“印”，出版符号通过某

种出版技术一旦与出版载体结合，便会成为某种物质形

态的出版物，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之间形成“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之关系，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虚拟

出版时代，出版技术以“录”和“显”为主要手段，文

字出版符号、图画出版符号、音频出版符号、视频出版

符号等均可显现在同一电脑屏或手机屏上，出版符号与

出版载体之间的关系变化为“瞬合长离”。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瞬间结合、长时分离，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出版场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联手推进，出版场景打破时空的限制，“物与物”“物

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联问题将成为人们生存生活

以及阅读场景的未来重点。[13] 当下 3R、5G 等出版技术

疾步推进，虚拟出版符号呈现多样性、个性化及精准化

趋势。特别是在算法加持下，出版符号依靠用户行为而

不断优化，以构筑新的虚拟出版空间。出版符号与出版

载体的“瞬合长离”，带给阅读用户的最大益处是“一

屏在手，世界我有”。

[9]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

[10] 张煜明.中国出版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1.

[11] 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45.

[12] 方兴东.草根的力量：互联网概念演进历程及其中国命运——互联网思想史的梳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60.

[13] 孙玉玲.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企业转型[J].出版发行研究，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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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转向引发阅读场景的

根本性转变

个体阅读空间与公共阅读空间阅读场景从分离到融

合。在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无论是皇家的藏书之

阁还是个人的藏书之室，人们也逐步构建实体空间的阅

读场景，读者进入传统阅读场所的目的，首先是获取附

着在实物载体上的符号信息和文化知识，其次是为阅读

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场所，安静的阅读空间、良好的阅

读位置、出版物与阅读者之间的恰当氛围距离等。硬质

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藏书楼、图书馆、阅览室是惯常

的公共阅读场所。个人居所中的书房则是常见的私人阅

读空间。由于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合一的特性，个人阅

读场景与公共阅读场景呈现时空分离状态。进入虚拟出

版阶段，虚拟出版载体可以打破空间限制，纵横在个人

空间与公共空间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个

人书房、公共图书馆中都配置了计算机等虚拟出版阅读

设备，个人在阅读私人书房藏书的同时，也能随时随地

访问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达到扩展阅读之目的。我们

还可以边跑步边听书，通过声音出版符号来获取知识信

息，进一步摆脱固定阅读空间之局限。

由实体物理阅读场景到虚拟阅读场景的转变。在硬

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无论是陶器泥板、兽骨龟甲还

是金石铁券、缣帛皮书，出版物形态是实体物理的，出

版阅读是实体物理的，阅读场景亦是实体物理的。在虚

拟出版时代，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发展，阅读者逐渐摆脱

对传统阅读空间的依赖。阅读形式从“读书”到“读屏”，

而且屏幅从电视大屏转向电脑中屏，再转向手机小屏，

阅读场景也逐渐实现出版载体的虚拟化。移动互联网时代

智能出版技术的发明，使阅读空间进一步突破时空局限，

虚拟出版在更大意义上实现了阅读的“空间解放”。[14]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全息化的时代，阅读场景越发呈现虚

拟化状态。

3.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转向造成出版内容存

储的革命性变革

在虚拟出版阶段，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关系的“瞬

合长离”转向，使得出版符号能够脱离出版载体而虚拟

存在于网络云端，这样就实现了出版容量的“海量”甚

至“无量”跃升，出版存储从对出版物的单体物理存储

转为网络云端存储。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升级跃进，宽带

业务迅速提速，在技术层面为“存储虚拟化和自动化”

云存储的实用普及提供了支撑。2006 年，亚马逊推出简

易云端存储服务，开启了云存储服务的新纪元。由于出

版符号内涵的草根化转向，知识生产和信息存储的门槛

逐步降低，全球数据出现海量增长。2016—2019 年，全

球新数据存储量分别为 16.1ZB、21.6ZB、33.0ZB、41ZB

（1ZB 等于 1 万亿 GB），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伴随

5G 商用，网络直播风行，短中长视频流行，2020 年的

数据存储量将达 44ZB。[15] 基于“海量存储”的特点，仅

凭借个体的直连式存储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发展云存储

技术，才不会因为单体计算机的故障损毁而丢失数据信

息。云存储还可以实现系统同步升级，自动转移，没有

上限的设备扩容，能有效实现设备管理及其兼容性。[16]

此外，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亟须对文本获取、信息交换

等方面随时、随处易达易得，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人脑面对海量知识信息的困扰和负担。云存储技术的发

展，极大地突破了出版个体的存储瓶颈。云游戏的出现

也为当下网络游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未来，出

版涉及的各个领域，教育、文化、科技、游戏、娱乐、

直播等，都会呈现公共云端存储的总体特征，人类出版

由此开启容量解放新模式。

四、热现象与冷思考

科技是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

了相应的负面影响。技术推动下的出版传播的符号转向，

在解放人类阅读感官的同时，是否容易陷入出版技术主

义泥潭？出版符号内涵的草根转向，对于人类文明演进

意味着什么？出版符号和数据的云端存储与相关安全问

题如何平衡？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展与现有出版规

制如何衔接？这些问题都值得政界、学界、业界冷静思考。

[14] 万安伦，王剑飞.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J].河北大学学报，2019（1）：149.

[15] 英特尔预测2020年全球数据量达44ZB：中国占据五分之一[EB/OL].（2018-03-05）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357962/article/

details/89757993.

[16] 孟凡淇.云存储与传统海量数据存储技术的比较[J].信息通信，20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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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的感官解放与出版技术主义倾向问题

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最初是从本能的视觉和听觉开

启的。人类对出版符号的感知也从最初的视觉出版符号，

转向听觉出版符号和影像出版符号。“技术主要影响感

知系统的组织和人的思想”[17]，人类在虚拟出版的发展

过程中，越来越借助声音和影像符号进行多触觉感知。

因此，我们承认出版技术对人类感官解放的巨大推动作

用，技术本身也含有特定偏好、思想或态度，在被人接

受以后，就会“按照其设计的目标前进”[18]。新出版技

术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一种生态性的现象，因此对人产生

的影响也可能是全局性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出版技术

的演进自然含有人性化的趋势，也含有自主选择的能力。

人类与科技的“博弈”也将继续下去，“科技为我们提

供机会去发现自己，更重要的是预测未来的自己”[19]。

2. 出版符号内涵的草根转向对于人类文明到底意味

着什么

硬质出版时代，出版载体的稳固难移和坚硬难刻，

决定人们在进行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时的精益求精，精

品和经典垂传久远。软质出版时代，知识生产和文化传

播以文字出版符号为大宗，人类出版呈现精英引领特征。

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类型开始从文字出版符号转向

非文字符号，出版符号内涵开始从精英话语体系转向草

根话语体系，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开始从高知群体转向

“草根”“网红”，这些现象对于人类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前进抑或倒退？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技术逻辑下，

“人类在文明进步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暴力”[20]。出版

领域的草根引领、技术主义、人文缺失等，给人类文明

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确值得忧虑。

3. 出版的云存储、大数据给国家、部门及个人隐私

安全带来威胁

在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的存储

与传递，依托有形的实物出版载体。人们想要获取出版

物的信息内容，必须拥有并阅读这些出版符号。进入虚

拟出版时代，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不再依赖出版物的物理移动，信息技术也进入“云时代”，

云存储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必然带来信息和隐私的安

全问题。其安全性涵括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三个方面。

机密性主要是防止未经许可的用户读取数据；完整性是

指数据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不被破坏或丢失；可用性是

根据用户需求保证其对数据的使用。[21] 近年来，数据和

隐私泄露事件高发，给国家安全、部门安全及个人隐私

安全均带来极大影响，需要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

4. 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展与现行出版规制的衔

接问题

出版符号在出版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升级跃迁，由硬

质出版早期的以图画出版符号为主，发展到硬质出版中

后期和软质出版时期的以文字出版符号为大宗，再到虚

拟出版时代音频、视频等非文字出版符号大行其道。出

版符号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在硬质和软质出版阶段，出

版符号必须依托实物载体，其传播过程必须实现出版物

的物理位移，故而传播速度较慢、效率较低。政府和相

关部门对于出版符号和出版内容的限定规制相对较容易，

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出版载体的流通达到对出版符号的传

播规制。在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跳脱出版载体，即

时传播，即时抵达。其虚拟出版特性，使得现行出版规

制很难完成整体覆盖，特别是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

展，更使得出版监管捉襟见肘，如一个笑脸表情包，到

底是肯定性微笑，还是否定性嘲笑，或者一笑置之，很

难作出准确的把关判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师

范大学数字出版与人文研究中心）

[17]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8.

[18]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19] 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51.

[20] 麦克卢汉.媒介与文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7.

[21] 王子.云存储隐私保护研究[J].网络空间安全，2017（7）：13-14. 


